
自古至今，人类为何偏爱佩戴饰品？
从古人类的贝壳串珠、商周

的温润玉佩，到现代人的手串、项
链、戒指，佩戴饰品是跨越时代、
不分地域的人类共同习惯。看似
简单的装饰行为，实则藏着刻在
人类基因里的心理本能。

人类佩戴饰品的历史，远比
大众认知的更久远。考古证实，
14 . 2万年前的古人类就已制作钻
孔海螺珠作为装饰，是目前已知
最早的人类饰品。国内2 . 8万年前

的峙峪遗址、1 . 8万年前的山顶洞
人遗址，均出土过人工打磨的兽
牙、石珠配饰，常年佩戴形成的光
滑磨损痕迹，证明装饰是人类最
古老的本能行为之一。

从心理学角度解析，佩戴饰
品首先是情绪疗愈的刚需。精致
的配饰能正向调动情绪、催生愉
悦感，有效缓解焦虑。人们紧张、
不安时下意识摩挲手串、吊坠，正
是将饰品当作稳定情绪的“心理

安抚客体”，从中获取安全感与归
属感。

同时，饰品是无声的社交与
身份名片，契合马斯洛需求层次
中的尊重与归属需求。远古先民
以兽牙配饰彰显狩猎实力，古代
贵族以美玉、金饰区分阶层，现代
人以配饰审美找寻同频伙伴，小
小的饰品，成为自我表达、融入群
体的便捷载体。

进化心理学认为，修饰自我、

追求美好是人类演化的本能。饰
品点缀外在形象，提升自我认同
感，更能承载专属记忆。一枚婚
戒、一件传家首饰、一份纪念配
饰，都能定格亲情、爱情，成为专
属的情感寄托。

跨越十万年时光，饰品早已
不止是外在装饰。它是人类安放
情绪、表达自我、珍藏美好的温柔
载体，更是人类文明绵延不息的
浪漫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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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新发现：
11颗红珠改写上古商贸认知

在三星堆琳琅满目的国宝文物中，红
玉髓珠远不如黄金面具、青铜立人像夺目。
它们个头小巧，直径仅1至2厘米，呈现纯正
的红色或橙红色。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
红珠，为现代人揭开了三千年前古蜀大地
跨区域贸易往来的鲜活图景。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
建成介绍，这11枚红玉髓珠年代集中在公
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分别出士于
四座祭祀坑：2号坑4枚、5号坑1枚、7号坑2
枚、8号坑4枚。所有珠子表面打磨精细，加
工痕迹清晰，采用古早的敲击、对钻工艺成
型，部分珠体两端穿孔处经过二次磨平。

结合珠体长期佩戴磨损痕迹，以及与
象牙、金器、高等级青铜器共同出土的埋藏特
征，考古团队判定，这批红玉髓珠是三星堆规
格极高的祭祀礼饰，并非普通的日用配饰。

为精准锁定珠料产地，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多家国内外机构，联合搭建起东亚首个全
覆盖红玉髓矿源微量元素数据库。研究人员
采集中国、印度、蒙古国、孟加拉国27处矿区的
300件地质样本，逐一检测57种微量元素。

矿物的微量元素配比如同独一无二的
“地质身份证”，可清晰区分南亚、华南、中亚、
燕山四大矿源区，整体归类准确率超90%。

最终溯源结果显示：11枚红玉髓珠中，
7枚原料产自北方燕山造山带，3枚来自中
亚造山带，仅剩1枚因现有数据库样本未完
全覆盖，产地暂未确定。

这一结论极具突破性：早在3000多年前，

古蜀先民就已经和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
原建立了稳定、常态化的物资交流通道。对比甘
肃、陕西、北京同期出土的红玉髓珠可以发现，它
们同样带有北方矿源特征。

这足以证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
年，中华大地上已形成一张覆盖蒙古高原南
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部、中原及四川盆地的
大范围史前商贸网络，彻底刷新了学界对三星堆
文明资源整合能力与开放程度的认知。

玉髓是如何形成的？
亿万年沉淀的地质精华

很多人看到“玉髓”的名字，会下意识地将
其归为玉石。事实上，红玉髓并非传统软玉、硬
玉，而是二氧化硅隐晶质石英集合体，和水晶
属于“同成分不同结构”的近亲。

二者化学成分一致，区别在于晶体形态：水
晶是单晶体，通透规整；玉髓由无数肉眼不可见
的微小石英晶体聚合而成，质地细腻温润。

玉髓的诞生，是一场跨越亿万年的地质演
变。它多形成于低温低压的地质环境中，诞生于火
山岩孔洞、热液矿脉、温泉沉积层与风化岩层中。

地下富含二氧化硅的热液渗入岩石缝隙，缓
慢冷却、层层沉淀，微小石英晶体不断聚集生长，
最终形成质地致密、自带蜡质光泽的玉髓。天然玉

髓常呈现肾状、葡萄状、钟乳状形态，部分
原石内部封存着远古水体与气泡，成为记
录古地质环境的天然“时间胶囊”。

也正因不同矿区的成矿环境差异巨
大，各地玉髓的微量元素特征各不相同，
这也是考古学界能够通过“地质指纹”精
准溯源其产地的核心依据。

玉髓大家族：
多彩色泽各有来历

天然玉髓因形成过程中渗入的微量
矿物不同，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其中红玉
髓、黄玉髓、绿玉髓最为常见，古今用途也
各有侧重。

红玉髓由均匀分布的氧化铁致色，呈
现温润的朱红、橙红、褐红色，质地纯净、
无杂无裂。它是人类古文明中使用历史最
久、出土数量最多的玉髓品类，从古至今
都是祭祀礼器、贵族佩饰的核心选材。

黄玉髓依靠针铁矿致色，色泽是柔和
的鹅黄、蜜黄色，质感近似黄金。在古代，
它常作为黄金的平价替代品，被广泛制作
成日常配饰，素雅又耐看。

绿玉髓由镍、铬元素致色，色泽清新
翠绿。天然高品质绿玉髓储量稀少，古代
多通过跨区域交流传入中原，文物存世量
极低，现代则多用于高端首饰与文创工
艺。除此之外，蓝玉髓、紫玉髓等品类更为
稀缺，市场收藏价值也相对更高。

厘清误区：
玉髓、玛瑙、玉石如何区分？

很多人容易将红玉髓与红玛瑙混淆，
二者成分相近、外观相似，实则差别明确。

玉髓和玛瑙同属二氧化硅隐晶质石
英矿物，最大区别在于纹理：玛瑙带有清
晰的层状、条带状花纹，呈现玻璃光泽；玉髓
通体纯净无纹路，光泽介于玻璃与油脂之
间。简单区分：带纹的是玛瑙，无纹的是玉髓。

而玉髓与传统玉石的差距更为明显。
传统玉石分为和田玉等软玉、翡翠等硬
玉，均属于硅酸盐矿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
值更高；玉髓是二氧化硅矿物，全球储量大、
结构相对松散，属于亲民的装饰石材。

玉髓和红蓝宝石更是不能同日而语。
红蓝宝是刚玉类单晶宝石，成矿条件严
苛、硬度极高、天然珍品稀缺，属于高端收
藏级珠宝；红玉髓普及度高、产量稳定，是
古今通用的大众化配饰材料。

小小红珠跨山海
见证史前文明交融

红玉髓是贯穿亚欧大陆的古老“通用
饰品”，古埃及、两河流域文明很早就开始
制作使用，并通过草原之路向外传播。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上古红玉髓
工艺与文化完全源自域外输入。而三星堆
本次考古成果，改写了这一结论。三星堆
红玉髓珠的实心对钻、精细抛光工艺，与
我国北方燕山造山带同期玉石作坊的加
工技法高度同源。这足以证实，商代已形
成“北方采矿、就地加工、南下入蜀”的完
整产业链，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
容互通的古老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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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现三星堆的

“天外神器”是什么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
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期
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刊发题为《三星
堆发现青铜时代最早陨铁器物》的学
术论文。研究团队通过系统科学检测，
确认三星堆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文
物(K7QW-TIE-1)为陨铁制品，这也
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发现的
最早陨铁文物。

2021年，考古人员在逐层清理坑
内泥土、象牙及各类青铜残件时，于7
号坑底东壁南侧，发掘出一件长条形
器物。受千年埋藏环境影响，这件器物
锈蚀严重，原有器型难以完整辨识，实
测器身长约20 . 05厘米，宽度在5 . 27厘
米至7 . 90厘米之间，整体形制近似长
条形斧钺。

这件特殊器物究竟是何种材质，
又承担怎样的功能？考古与科研团队
展开了细致严谨的溯源分析。

专项研究结果表明，该器物未见
明显人工冷加工痕迹。检测数据显示，
其铁元素含量约77 . 80%、镍元素含量
约19 . 84%，微观状态下各类元素分布
极为均匀。这种高镍配比、成分高度均
一的合金特征，是商代晚期人工冶铸
技术完全无法实现的，由此彻底排除
人工冶炼的可能性，确定其为纯正陨
铁器物。

在春秋时期人工冶铁技术普及之
前，陨铁是人类唯一可直接取用的天
然铁料，硬度远超青铜，兼具实用价值
与神圣象征意义。

此次出土的陨铁器为斧钺形制，
与青铜神树、象牙等高等级礼器同坑
出土，是古蜀文明沟通人神、象征天授
王权的核心祭祀重器，也是古蜀先民
雕琢精致青铜器物的特种加工工具。

此前，国内青铜时代陨铁文物多
集中出土于北方区域，南方仅存少量
陨铁与青铜结合的复合器物遗存。三
星堆纯陨铁器的全新发现，填补了中
国西南地区早期用铁历史的空白，也
充分印证了三千年前古蜀文明精湛的
加工技艺，以及开放包容的文明格局。

葛知多一点

三星堆7号祭祀坑出土的陨铁器物。

玉髓传奇
从三星堆出土红玉髓珠说起

2026年6月2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三星堆红玉髓珠最新研究成果。
科研团队通过微量元素溯源技术证实，三星堆四座祭祀坑出土的11枚、距今约
3200年的商代红玉髓珠，原料分别来自燕山造山带与中亚造山带。这批小巧的红
色珠饰，是目前国内同期地理位置最靠南的红玉髓遗存，推翻了学界长期以来“先
秦红玉髓全部依赖域外输入”的固有观点。 主笔：于梅君

三星堆出土的红玉髓珠。

玉玉髓髓与与玛玛瑙瑙的的区区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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